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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当时台 把这理论 为“永续发展理

论”，我们研究 为不 ，改 为“可持

续发展理论”，这个名称为全国所接受。

这本书是我和 手李千共同写的，社科院

也参加了。

第二本书是我和数 经济与技术经济

研究所副所长 合写，他也是清华毕

业生。这本书完全是从发展中国家 度写

的， 且 了中国的情况和观点。当年

获得国家图书奖。

第三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出一

生命大 科全书，其中有一本是讲可持续

发展的，他们 我 写。我 了日本金

工业大学校长金 一 、一位 地利专家

和一位 专家共同 写。这本书完全是

从发展中国家 度写的，因为教科文组织

成员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， 利通过。

后来在 内斯 开的国际首 会上，

专门把我写的结论部分 出来印成专门文

件发给各国首 。

现在，“可持续发展”方针已成为我

国重要国策，成为联合国的共识，内涵也

大大丰富和 展。我在社科院总算作了

进、推广的工作。

清华校训砥砺我前行
○戈 泊 （19 6 19 8 土木）

学
长
与

人

年

在清华近110年的历史中，抗战八年

期 是在大后方 与北京大学、南开大

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，这是清华校史中

的一 。我，原名顾 ，于1946年抗

战胜利后清华在北京复校后的第一次招生

时，以同等学力考入了 工程学系，

于1948年9月通过中共 工部进入了华北

解放区，在清华只 了 的两年。当时

我只有16岁，对“自强不 、 载物”

的校 不 了了， 我有 于1940年至

1946年在 西南联大附小和附中上了

年学，深受西南联大“刚 坚 ”、清华

大学“自强不 、 载物”校 和校

的影响。

在西南联大附中和清华的学习生活

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附中是 的 尖

中学，实行 容并包的方针，教育学生

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 通才教育。校

长是南开大学教授 生先生，各门课程

聘请名师 教， 如学术精 的任继

先生 教过我们年级的国文，杨振 先生

（当时 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） 教过我

们数学，等等。联大附中 学生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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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，不仅 求高 的教学质 ， 开设

了 、 作、体育等课程，培养学生的

术 养、 动 、动手能力和集体

合的精神。 然学校对教学要求 ，

我 是有时 读 多中外文学名 ，并

养成了对歌 和 典 的爱好。

1946年进入清华以后 是 前一亮，

过去我经常到西南联大去，看到的 是草

，现在 入 的 是一栋栋

就的洋 ， 个是天上地下。 是正如

梅 琦校长所 的“所 大学者，非 有

大楼之 也，有大师之 也”，我也感同

身受。清华教授们上课与中学 然不同，

无论是用中文 是英文授课 是 博

、 ， 有 本宣科的。 孙

教授给我们上“普通物理”， 世 教授

给我们上“经济学 要” 是 教导、

人不 。 教授给我们上体育课，

教给我们 健身强体，十 月他

着 ， 着 ， 是以身作 、言 身

教。这使我逐步体会了“自强不 、

载物”的含义， 就是无论做学问或为人

处世 奋进、奋发图强，力求进

步、永不 。特别是像自己这 一个资

质平平的人，更 、

干。“ 载物”就是为人要 ，

要 广， 于律己， 待人。

可是，好 不长，国共内战 起云

。1946年 发生了北大 生 在东

单广场 美 强 的案件，地下党在各高

校组织了 课 行，我由于 年时代受到

进步思 的影响，自然 参加。1947年

内战 烈，学生运动接连不断，这年

“五二 ” ，北平全市大中学生在党

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 大的“ 内战、

、 ”大 课大 行，清华学生

也经常进 行。我是学生运动的 分

子，是 课 行的 参加者。 此以

外，我 参加“大家唱”合唱 ， 了

星海的《 大合唱》《生产大合唱》

以及《 结就是力 》《 好地

方》等革命歌曲，经常到校内外 唱。

1947年7月，我 收参加了中共南系外

围组织“民主青年同 ”，自此算正式参

加了革命工作。

1948年 ，中国人民解放 已 入战

略 攻 ，中共地下党员及其外围组织

的成员在清华全校学生及教职员中已 有

大比重，为了避免 人大 ，并为

解放南方蓄 力 ，党 大 党 员南

下， 于社会各 层中。我因为家在上

海，也 回家。由于我从小生长在

，不通上海话，年 小， 职业有

，家长 不同意弃学就业，只好“离家

出走”，重新回到北平。经地下党同学李

开 介绍，通过 线，我到达华北解放

区，经 工部 ，去了正定华北大学学

和工作。当时济南战 已经结 ，

战 已经打响，由于工作 ，我于1949

年1月10日 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生涯

1949年 刘 秘密 ，请斯大林

十名 联专家协 中国培养经济建

设急需的政治经济干部。刘 国后以华北

大学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、 术学院

等院校为基础，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。我

随华北大学并入了人大，并参加了人大的

筹建工作。

招生任务完毕后，人民大学挑选了一

批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 随 联专家学

。我 分 到计划 计系工业 计教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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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。由于中国要向 联“一 ”，实行

计划经济，当然这个系是 重要的。当时

联专家 已经到校，计划 计系招

收的本科和专 科学生也 到校，本科学

生 是青年 识分子和部分 工人，专

科的学生 是在职干部。当时我国原有

的大专院校中 有开设有关计划经济的

课程，更 有这方面的师资和教 ，一切

得 靠 联专家。 计划 计系只有一

位 联专家，只好由我们这批年 的大学

生 子上 ， 着 联专家 学 教，

取现 现 的办法， 为其 了。

其他大专院校为了适应新形势，也

了一 教师来人民大学学 联式的 计

学，于是我们 开设了研究生班。这时我

刚满20岁， 了自己学 ， 要承担本

科、专 科和研究生班等不同类 的教学

任务。各类学员的年 比我大， 是

、如临深 、如 。为了

课， 天 一点以前 不了 。这时

清华校 “自强不 ” 了我，在重

之下，我奋力 ，完成了各项教学任

务，取得了 好的教学 果。

1953年我 任命为人大工业 计教研

室的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，我们这个 结

奋 的集体，不仅完成了 重的教学任

务， 与国家 计 工业 保持着密切的

联系，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工业普 和其

他调 研究活动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能联

系中国实际进行讲解， 步做到了理论联

系实际。在科学研究方面，我们 参

联 文斯基教授 的《工业 计学教

程》，联系中国实际， 写了一部《工业

计学》，这部教 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

颁发的科学研究二等奖。为了奖 我在教

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果，我 评为“青

年社会主义建设 分子”，并参加了中

共北京市的党代表大会。

1954年我 评为讲师，1956年国务院

高等教育部评选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

批教授、副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也有二十

多人，计划 计系评上了两名副教授，我

是其中的一个。我当时26岁，算是新评上

的副教授中最年 的。实行工资制时，我

评为高教 级，也算是个高级 识分子了。

在苏联当研究生的体验

1956年，人民大学 了 名教师去

联进 两年，我 到国立 斯科经济

计学院（现名国立 斯科经济 计 大

学）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与美国交 ，

起了 对 美 美的高 ，各大中学

取 了英语课，改学 语。我作为人民大

学的教师，当然得改学 语。当时 行

语 成法，学者 了 多小 ，一 写

一个 语单 ， 一 写上对应的中文单

， 天 要生记 十几个单 。当然

这点 语 识要去 联进 远远不 。

于是我在行前 天 从人大到设在北京

外语学院的留 预 部， 随一个班学

语。 是，到 联以后，在一个 生的

语言环 中 是不能应 ，后来在 语教

师和同 联同学的 下，才逐步适

应了。

我在国内 然已 评为副教授， 当

时只有26岁，本着清华校 “自强不 ”

的精神，为了奋发图强、 向上，我决

定改为攻读研究生。经人大领导批准，从

两年制的进 教师改为四年制的研究生。

联的研究生制度是学 国的

制， 取师傅带 的办法，精 细刻，

重在 大研究生广博的 识面，培养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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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。无论学

课程， 不要求 课， 是 定一大

参考书让 去 读，进行综合 理，发现

问题，提出问题，定期和导师讨论。这种

培养方式与清华梅 琦校长提出的“ 重

学术自由、 重思 立”的见解不

合。在这种培养方式下，我通读了《资本

论》等 多 文 原 ， 多经济学、

计学的书 和论文， 至 读了不

时代的 计学 作。到学 后期的

写论文 ，我 天一 就 到 斯

科市中心的 图书 去 资 ，中午

， 点面包，直到 时才回到

。

联的研究生培养方式 大地提高了

我的 立思考和 思 能力，使我 生

受用不尽。其结果是，我用三年 时

完成了研究生学 ，最后能 “ 容并

蓄”，用 文写成了一 多万 的毕业论

文，于1959年5月通过了学位论文答 ，

并受到评委会委员们的好评， 授予经济

学副博士学位（ ： 联的学位授予制度

非常 格，在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

两位在国内已有 高学术造 的自然科学

学者获得了博士学位）。

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历练

1980年 ，我从北京市委 调到国务

院新成立的中国专利 担任负责人，当时

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“世界 识产 组

织”（WIPO）同意中国 一名官员去

组织担任“高级顾问”，专利 领导决

定 我前去任职。 时我国 复联合国的

合法席位不到10年， 有人到国际组织

中去任职。当时我已经是51岁的 大

子了，英语 是三十多年前在西南联大附

中和清华打下的一点基础，现在要只身去

资本主义国家工作， 有两个多月就要去

日内瓦 任，能不能应 面 心中不

有 。我决定临时 ，参加了北

京市白 子外国语学校的一个英语

加 班。班上的同学 是二十来岁的小青

年，我 运用二十多年前在北外留 预

部学 语的经验，不 人，在班上

先发言， 英语的 能力，我的

态度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。

在世界 识产 组织报到以后， 显

地感到语言方面的 距，因为在这里从领

导到同事 是外国人，日常交 、读写文

件、开会 得用英语，我 点英语水平相

形见 。好在联合国各组织 职员学

外语，办了 多免 的学 班，我 天

利用上班时 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学 ，

从英语二级学到英语五级（最高级），

个人能力经过考核随时可以 级。我和

过去一 ，经过 学 ， 利地学完了

全部课程。加之平时主动和同事们交流沟

通， 、 、读、写能力 有了 大的提

高， 读和起草文件的能力， 会和会议

发言 入 。

从1981年到1984年，我在世界 识产

组织工作了四年，当时 组织的创始人

和总干事是美 利人 格 博士，他

是一位 心 的强势领导人， 希望能

促进中国这 一个 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

的大国建立起保护 识产 制度。我去

以后，他们 重视， 格 博士安 我直

接在他领导下工作。 是，当时我国改革

开放刚刚开始，计划经济和“文革”的意

识形态在人们的思 中 深 ， 识

分子即 有一 识， 也是党和国家培

养的结果，如果有 发 创造，应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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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社会无 地使用。专利制度要给予发

创造者以长期 断的 使用 ， 是典

的资产 级法 ，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

性质不相容的。在计划经济的长期 和

影响下，中国人一 不 识产 为

何物，特别是 到“专利”二 ，更 得

是资本主义的东西， 至有一种本能的

抗 思 。当专利 把起草的专利法草

提请社会各部门讨论时， 到一 主流部

门的普遍质 或 对。他们 为我国所有

的工业产 和科技产 是 国外的，

如果建立了专利制度，国外的发 创造大

举进入中国 请专利， 就会 了我们

的门 ， 了我们自己的手 。能

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争论一直持续

了三年多 对的声 上 时，影响了

WIPO官员的情 ，我的日子就 不好过。

中国专利法草案先后 改了23次，

个 改草案及其实施细 会 到WIPO

来 求意见。 格 定 集法律顾问、

工业产 长和我在一起，逐 逐 地

细分 研究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 给

中方。关于是 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争

论，最后经过 小平同志的拍 才算

落定，有了肯定的结论。直至1984年3月

12日，专利法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

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由于我身处世界 识

产 组织这个大环 中， 目染，对中

国建立 识产 保护制度的 要性 是坚

不 的，对我国专利法、商 法及其实

施细 的 利通过，也算尽了一点 之

力。在此期 ，我 对《保护工业产

公 》《专利合作 》《商 国际

里协定》等国际 的作用、意义

和参加的 要性等，进行了深入的调 研

究，写出了调研报 ，报 给国内有关部

门，对我国参加这 国际 ，起了一点

参考价值。

参与创建中国的专利制度

1984年 ，我结 了与WIPO的工作

合同， 回国。1985年 ， 任命为中

国专利 副 长和党组成员。专利 成立

后的前四年，中心工作主要是起草和 改

专利法草案， 的业务建设 在筹 过程

中。对于建设一个新 的、业务性 强的

现代化专利 ，大家 生，只能参

国外的经验，一切从 开始。

1985年3月12日，专利法正式生 ，

也就是专利 正式开张接受专利 请的日

子。 党组定的目 是做好各方面的 分

准 ， 利地接受专利 请，争取当年通

过专利审 ，授予第一批专利 。WIPO

总干事 为能实现这个目 将是一个

，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。 长

做事 果断， 作 比 民主， 分放

手让几位副 长管好他们各自分管的工作。

3月12日清 ， 多 请人就到专利

队领取 请表格，第一天就提交了

四千多 专利 请。在党的领导下，经过

全 职工的共同努力，大家同心协力，

志成 ， 于胜利实现了预定的目 ，于

1985年 以前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授予了

第一批专利 ，创造了世界专利史上的一

个 。

当时 党组分工，让我分管法律、国

际合作、文献、出版、宣 、自动化等业

务，并担任中国专利 的新闻发言人，

了审 业务以外，其他业务工作 在我

身上。这 业务对我来讲 是生 的，

力是 大的， 是在清华“自强不 ”校

的 下，本着学 的态度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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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奋发图强，到 一个部门去， 靠

，进行调 研究。在所有的会议上，我

聚精会神地 取 位同志的发言，开动

， 思 ，所以 快就能发现问题，

解决问题， 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。

专利文献是专利审 制度的 要工具

和基 ， 年各国专利 会公布成 万

的专利文献，专利审 员 检 如

海的专利文献，才能 定一项发 创造

是 属于全世界首创，是 有资格授予

专利 。我在WIPO任职期 ，就去了

国、 士、 地利等国专利 ，请他们将

多年来 的专利文献 件的 支援中

国专利 ， 了三大集 ，为我国的专

利审 工作 定了 步的基础。回到专利

以后， 与一 主要国家的专利 建立

了专利文献的 关系，使专利审 工作

具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中国专利 从建 伊始就 重视 论

宣 工作， 国专利 援 我们建立了一

个现代化的印 ， 有先进的黑白和

色印 设 ，从一开始就可以自行印制全

部专利文献、有关的杂志和书 。我们

一 时 就 开一次记者招待会，向

体通报专利工作的进展情况。 年年

印中英文对 的 色中国专利 年报，

向国内外 报中国专利的发展 况、年

内的大事以及重要的 计资 。我们

印了中国专利 的机关 物《中国专利》

月 ，1987年 大为《中国专利

报》。作为专利 宣 工作的负责人，这

工作 是由我主持筹办的。

专利工作是一项国际性 强的业务，

与国外业界具有千丝万 的联系，中国专

利 的建设也受到国外同行的热情关 和

支持。我们 了与世界 识产 组织建立

经常性的业务联系以外， 与 国、美

国、法国、英国、 士、 典、日本等国

的专利 以及 洲专利 建立了密切的友

好合作关系。特别是西 科尔总理政府决

定 两千万 克专 ， 中国建设专利

制度，为中国专利 建立了一个印 ，

提供了全 通讯设 ，接收了几 名审

员和管理人员到 国专利 去培 。日本

有关部门也 了两 富士通计算机，并

专家组来协 安 ， 导使用。其他各

国专利 也 承担了为中国专利 培 人

才的任务，使中国专利 有了合 国际

准的人才队 和 件设 ，保证了工作的

利运 。世界 识产 组织 年 要

开一次成员国大会， 次 由我 同中国

专利 长前 参加，担任中国代表 的

发言人，参与大会的讨论。

现在，我已届 之年，回顾这一

生，我有一点体会，无论从事 行业，

做 工作， 下 功 ， 下

去，才能取得 好的 果。几十年中，我

坚持 是写文章、作报 、作 讲，无

论是用中文、英文 是 文， 亲自

动 、动手，亲力亲为。要 立思考，

不让别人操 代 。我 从“活到 ，学

到 ”的教 ，尽 做到与时 进 70岁

开始学电 ，逐步学会了用中文、英文、

西班 文打 ，打了几 万 的 ，

度 不 学会了用中英文上网检 资

。我从68岁学开 ，一直开到84岁，

是一名具有16年 的 机了。


